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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叮 ― 叮叮叮 ― 」 

 

 窗外的陽光漏進一隅的窗隙，剛好刺到了正在睜眼的我。「真刺眼。」按滅了鬧鐘，沉重的眼皮

再次合上了。「不然再睡一會兒吧!」正當我要陷入美夢時，腦海中卻浮現了一位身穿大白掛的男子，

讓我戛然從床上彈起。 

 

 「一心知道自己長大後想當甚麼嗎?」綿延不斷的海浪聲伴着一把厚重的男聲傳到耳畔。「還沒想

到呢……」小女孩一臉苦惱地說。「爸爸在你這個年紀時便已立志要當醫生了。一心要跟爸爸一樣嗎?」

「嗯……好。」沙灘上印著一雙雙足印，小腳印緊跟着大腳印，直到沙灘的邊緣。 

 

 「叩叩叩……」那扇不知甚麼時候將我與爸爸的心隔絶的門被打開:「才起床嗎?我昨天拜託同事

剛從醫學系畢業的兒子拿了一些一年級的筆記，讀書讀累了就當課外知識看看吧!」一疊充滿密密麻

麻英文字、微微泛黃的筆記被爸爸放在書枱上，就有如我心中的煩腦一樣 ― 厚如磚、重如石。我默

默地歎了口氣，向爸爸道謝，又把房門關上了。 

 

 起床後，我坐在書桌前心不在焉地翻開沉悶無趣的生物筆記，一遍又一遍地在心裏默唸着內容，

思緒卻被陳老師的話牽走了。「一心，以你現在的表現，醫學系是十拿九穏的。你的中文成績固然出

眾，但你確定要放棄做醫生的大好前途去讀中文系嗎?我記得你說過父親希望你可以繼承他的衣缽，

你在提交志願前最好跟他談談吧!」 

 

 從小到大，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要成為甚麼，所以就覺得既然父親希望我能走跟他一樣的路，那就

如他所願好了。但上了高中後，我發現自己開始期待着每一節的中文課，課後也會放縱自己在各種古

詩詞、散文、長篇小說裏穿梭遨遊。中學裏學到的中文知識已不能滿足我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強大好

奇心，讓我萌生了要考入大學中文系的念頭。就是這樣，心裏的天秤一直搖擺不定，陷入兩難。但今

天已是提交大學志願期限的前夕，面對熱愛的興趣和父親的期望，我一早已有了決定，就差說出口的

勇氣。 

 

 我組織好語言，做好心理準備後，便以「想放鬆減壓」為由，邀請爸爸到我們以往經常去的沙灘

散步。 

 

 父女二人悠悠地在黃金色的粗沙上漫步，印上一雙雙腳印。我深呼吸，然後緩緩開口:「爸爸，

我……其實不想考醫科……我想考中文系!」語畢，我迅速低了頭，不敢面對在他眼眸裡緩緩落下的

夕陽。「原來你喜歡中文嗎……我這個作為父親居然絲毫沒有察覺……」我疑惑地望向父親，他苦笑

道:「是我給你太大壓力了嗎?其實我不是想逼你做醫生的。我本是想給你一個建議，又沒聽過你反對，

便以為這也是你的志願。不過，我也抱有私心地希望你踏上跟我一樣的路後，我們的關係會變得親密

點吧!但現在看來，我是一個失敗的父親。」聽到這些話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誤會了父親的意

思。我伸開兩手抱向父親，本來沉重不安的心終於回歸平靜。 

 

 



 多年來，我都以為父親想我追隨他的足印，走跟他同樣的路。殊不知父親其實只是希望趕上我的

步伐，與我並肩而行。父母與子女從來都是深愛着對方的，但隨着我們年歲的增長，大家之間的隔膜

卻日益增厚，很多為人子女的總覺得父母在強逼他們跟隨着自己為他們鋪好的康莊大道，在那裏踏上

一雙雙足印。但其實這一切皆源於愛和關懷，只要大家心平氣和地溝通了解，就會發現父母都希望子

女能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上留下屬於自己的足印，活出精彩的人生。 

 

 夕陽沉沒進波光粼粼的大海，我和爸爸手牽手，像小時候一樣，從晚霞深緋紅的餘暉走到星野漫

天的黑夜。 

 

評語：立意明確，選材恰當，「足印」意象貫穿全文。 

 


